
我和吴瑞奖 

我叫游富平，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2010年第二届吴瑞奖获得者之一。转眼间两年的

时间过去了，每每想起当年与会的老师和同学，总感觉自己任重道远，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力量。 

说起吴瑞奖，必定要说CUSBEA。CUSBEA是有吴瑞先生于1981年创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

目，北京大学是该项目的中国负责单位，我们北大生科院的顾孝诚教授是联系人。我无缘得见吴瑞

先生，但是却时常见到顾老师。听她多次讲到过CUSBEA项目，她说：“如果没有CUSBEA我们会蒙受

多大缺憾。”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学术界包括生命科学是与世界一定程度上相隔绝的。

虽然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做出了重大成绩，但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很少有机会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实

验室从事最前沿领域的研究。听CUSBEA老师说，当时出国留学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GRE和TOFFL

考试尚未在中国展开，美国的教授不了解中国科研，更不了解中国学生。这个时候吴瑞先生虽然身

在海外，却心系祖国生命科学发展。他以他的信誉给中国学生担保，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拔赴美

留学的学生。CUSBEA送走了一批一批的学生，他们很多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成为一代华裔生物学家的主流。更重要的让世界认识并开始接纳中国学生。吴瑞先生是一名杰出的

科学家，他的引物延伸法进行DNA测序早在1971年前就取得成功。是后来Sanger末端终止法快速测

序的基础。引物延伸法也是PCR和DNA定点突变技术的基础，这些都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成果。他在

DNA合成方面也是先驱者之一，他的有生物活性的乳糖操纵子的合成以及合成的联接体（linker）衔

接体（Adaptor）在基因工程的应用都是开创性的。但同时令人感佩的是吴瑞先生的人格魅力，他

传承了“达则兼利天下”，“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情怀。为更多人提供了学

习进步的机会，为中国的生命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吴瑞

奖学金就是为了缅怀吴瑞先生，更是为了传承吴瑞精神。 

第一次听说吴瑞奖是在2009年春天，当时钟波（第一届吴瑞奖获得者）来北京大学生科院参加

面试，我们所研究的方向相近，所以彼此认识。知道了他来参加吴瑞奖面试，觉得这是多么大的荣

誉。同时也为我们北大生科院作为吴瑞奖的面试地点而感到自豪。2010年，我申请了吴瑞奖学金，

并顺利通过了面试。在颁奖仪式中，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其中的岳瑞的雷凯我们在之前的诺贝

尔奖大会上就认识。这些同学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忝列其中的我顿感觉压力很

大，觉得很多事该做还没有做，很多东西该学还没有学，明天须更加努力。同时，听吴瑞纪念基金

会的老师讲吴瑞先生，讲生命科学和中国科研工作者，也给了们我们很多有益的建议。我没有机会

亲自聆听吴瑞先生的教诲，但是我从这些师长身上感觉的一股薪火相传的力量。他们大多来自海外，

可以说是万里迢迢来到北大，来延续当年CUSBEA的选拔，来为年轻的我们指明方向，加油鼓劲。而我

们这些获奖者应该继续努力，将来能够向他们一样，传递这一力量，传递吴瑞精神。 

http://baike.baidu.com/view/67001.htm


吴瑞奖不仅是一此奖励，当你融入到这一大家庭之后，这里的师长会对你的职业生给予无私的一如

既往的帮助，这一点我个人是深有体会的。在我申请博士后的过程中，饶毅老师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基

金会主席孙晓红老师更是自始至终在这一过程中给予了帮助。她不仅给我写了推荐信，而且把我的简历

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改了一遍，还教我在申请当中注意合适用语。我来到耶鲁大学之后申请了一个奖学

金，孙晓红老师在自己也申请基金的百忙之中帮我写了推荐信。另外，申请博后时，我计划来美国本土

面试。向吴瑞基金会提交了旅行奖学金的申请，孙老师他们很快以于了批准，使得我整个旅行没有了资

金上的后顾之忧。虽然最终没有来美国面试，但是还是由衷的感激吴瑞基金会，感到这里时刻都能够找

到帮助。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又是一年吴瑞奖面试的时间，心里还是有些小激动。我现在耶鲁大学医学院

传染病科的Erol Fikrig实验室从事抗病毒免疫反应的研究工作。其实一来到美国，就想着去拜访孙老师，

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好的成绩汇报，所以一直只是个计划。不过，最近实验有些进展，希望能够有所发

现。吴瑞奖让我认识了很多老师，很多同学。我和很多同学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彼

此在科研和生活上进行交流，互相帮助。在和不同领域的同学的交流过程，能够开阔思维，也能够寻找

到技术帮助，还有就是对科研的认识，对职业的规划，总是能够让我受到启发。另外就是有些事情想不

清楚的时候，大家一起谈一谈，一下子就变得很简单。 

所以，吴瑞奖不仅仅是一次奖，他是一个大家庭。这里有一起追寻梦想的我们，有热心慷慨的师长，

有薪火相传的吴瑞精神。 

说起吴瑞奖，总是有许多感激感动，还是开篇那句话总感觉自己任重道远，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力

量。 

2012年5月24日 于 纽黑文 

 



 
我（左）罗伯特·霍维茨-200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中间）钟波-第一届吴瑞奖(右) 

 

 
雷凯（左）我（中）徐墨（右）--第二届吴瑞奖，于上海交大 
 
 



 
岳瑞-第二届吴瑞奖（左一）我（左二）雷凯（左三），当天从上海飞到河北邢台参加我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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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第三届吴瑞奖（中间）于德国林岛，高翔也要到Yale做博后，过两天会住到我家 

 


